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执任何排它性的心情和狭隘的偏私态度”；“他应该有 开朗 广阔的胸襟”。 
  
你可以说古希腊悲剧是古老的，你也可以说黑格尔是西方的。但是中国国家话
剧院刚刚出炉的《92 年》和《哥本哈根》，却在从精神的高度洞穿人类的道德困境
这一出发点上，与《安提戈涅》和黑格尔完全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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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补天》是另一种戏剧。它坚信种群的集体利益的绝对性，不承认集体利益在
坚持自己真理性的实践中破坏了个人权益的真理性，更不承认这种对个人权益真理
性的否定，到头来也否定了种群利益自身。它不承认自己所描写的生活具有悲剧
性，相信人类有可能建立一种摆脱了悲剧性的天堂生活。它不属于人类精神对于实
践性世界的整体观照，而属于实践性世界本身；它不是精神的产品，而是人类实践
行为中的一个工具。 
  
三、《补天》的两个戏剧性冲突 
  
《补天》塑造了从山东征召到新疆建设兵团去的一群女兵的群体形象。 
  
新兵初到： 
从总体上说，它描写了人的性格及其变化，而并没有一个推动情节进展的基本
戏剧冲突。在女兵清晨的生产劳动、雨天的裸浴这些场面里，采用了直接描绘性格
的方式，而不是采用以戏剧冲突推进情节的方式。这本来也是中国戏曲的一个传统
方式。这些段落给戏曲的歌舞提供了空间，只要歌舞描绘人物是成功的，它仍然能
够收到很好的剧场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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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《补天》先后也出现了两、三次虽然是局部意义的，但却是严格意义上
的戏剧性冲突。 
  
第一次出现的戏剧性冲突，是女兵们发现，戈壁滩上没有征兵宣传上说的楼
房、工厂，甚至没有起码的营房，她们不得不住在“地笼”（我不记得剧中把这种
“住所”称作什么了）里，连洗浴的热水也没有，她们相拥而泣，苦苦哀求班长、
共产党员潍坊放她们回家：
 
  
女战士烟台甚至用枪指向班长，逼迫她放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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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“样板戏”不同，《补天》在这里做了非常人性化的处理。班长潍坊没有强
行阻止以烟台为首的几个女战士出逃。相反，她请求烟台用绳索把自己捆起来，以
推卸她放走逃兵的责任。但是，对严酷军纪所作的这种温情处理，并不意味着剧作
者接受了女兵们出逃行为中片面的合理性，而是意在把国家意志温情化，把种群利
益对个人权益的侵凌在舞台表现中减弱到尽可能淡薄的程度。剧作者始终站在种群
利益的一边，把女兵的出逃看作错误的行为，并且 终让逃兵们认识到错误，心悦
诚服地放弃了个人权益的要求，把种群的集体利益当作个人自觉的追求。他所用的
法宝，就是集体英雄主义的感化。 
  
出逃的女战士们在茫茫戈壁滩中遇上了暴风雪，饥寒交加，身陷绝境。这时
候，四个男战士正抬着临产的女盲流顶风冒雪赶往医院。逃跑的女兵和抬着担架的
男战士的舞蹈，在满天风雪的舞台上交替出现。气候恶劣，男兵女兵全都寸步难
行。女盲流被战士们安排在一个山洞里生孩子，四个战士把棉衣都脱给产妇御寒，
自己身着单衣，并排挡在洞口，为新生的孩子和产妇遮避风雪。 
  
厦
 门
 大
 学
 图
 书
 馆
当逃兵们来到这里时，四个战士已经牺牲，但他们冻僵的身躯仍然屹立在洞
口，护卫着产妇与婴孩。逃兵被深深地感动了，她们在集体主义的英雄面前深感愧
疚，自觉放弃了个人权益的追求。 
 
但是，董健老师说：“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，这些逃跑的女兵也是真正的英
雄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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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们是个人主义的英雄。 
  
我们都知道“发展是硬道理”的真理性。这句话放在国际间种群生存竞争的大
环境下看简直是千真万确的。但是这 10 年来，在这个种群集体利益的口号之下，
我们毁了多少粮田！拆了多少民房！使多少人耕无田，居无房！在南京市中心一块
黄金地段上，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，为了城市的美好明天，需要拆迁一片民房。但
是有一个遭遇拆迁的居民，当他的拆迁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补偿的时候，当各级部门
无人聆听他的诉求的时候，当他感觉做人的尊严遭受凌辱的时候，他就把汽油浇在
自己和强迫他拆迁并羞辱他的人身上，点燃了汽油。他以生命捍卫个人生存的条件
和尊严的行为难道不能够看作一种英雄主义？虽然是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。正是越
来越多的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，促使人们反思“发展是硬道理”的集体主义口
号。在这个叫翁彪的南京市民的悲剧和执政党近期提出的“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
观”之间，我们不难察觉其中的联系。正如黑格尔所描绘的那样，在这里，为了集
体利益所做的拆迁，恰恰破坏了它自身所追求的人民幸福；在翁彪所挺身反对的集
体利益中，恰恰也包含了他自身的利益。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性！ 
  
《补天》的创作者以为，通过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，他们已经把他们开始设置
的戏剧矛盾解决掉了。但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。无论多少浪漫主义的情节、浪漫主
义的舞台美术和浪漫主义的歌舞，都不能掩盖女兵们的个人权益遭受侵犯的事实，
都不能抹杀她们曾经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，都不能终止维护个人权益的英雄主
义行为。《补天》的作者站在种群集体利益的实践性立场上，没有站到精神的高
度，他便发现不了他所描述的事件的真正的悲剧性。《补天》实际上和《93 年》、
《哥本哈根》一样，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道德困境问题，但是对于雨果和迈克．弗雷
恩痛苦地感觉困惑的问题，《补天》作者却并不感觉到困惑，他对他所面对的难题
更有把握和信心。他以为只要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内在冲突以外，设置一场大
自然的灾难，一个突发事件，就能把冲突解决了。亚里斯多德曾经告诫剧作家，
“不应该像《美狄亚》一剧那样，借用‘机械上的神’的力量”解决戏剧矛盾。
《美狄亚》在剧终的关键时刻，让阿波罗从天而降解救了危难中的女主人公。这种
方式不过表明了剧作者不希望美狄亚死去的主观愿望而已，它是难以令人信服的，
拙劣的。《补天》不是依赖冲突双方的直接斗争，而是依赖“自然”这种偶然力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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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干预来解决矛盾的做法也是相当虚假的。不得不采用这种“浪漫主义”的虚假方
式解决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戏剧冲突，恰恰证明这一道德的难题并不像《补天》
的创作者以为的那样能够被解决。 
  
第二次出现的戏剧性冲突表现在女兵们爱情与婚姻的问题上，核心的冲突，是
小沂蒙与石骆驼的婚恋关系。 
  
潍坊与连长相爱了。组织上却要把她介绍给老羊倌。老羊倌是战斗英雄，因伤
腿有残疾。年轻的连长觉得婚恋的事情，应该先满足资格老，年纪大的同志。 
  
他拒绝了潍坊的爱情。 
  
幸运的是，女盲流在生育了孩子以后也入了伍。她爱上了老羊倌。 
  
厦
 门
 大
 学
 图
 书
 馆
潍坊的爱情冲突被轻轻绕开了。 
  
有情人都成眷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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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青岛和小四川完全是自由恋爱。 
  
他们之间的冲突不过是： 
  
新婚之夜，小四川比较猴急，小青岛却梦想着当诗人太太，逼迫新郎作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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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沂蒙离家的时候，她爹嘱咐她“要听领导的”，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。领导
给她介绍了石骆驼，一个老英雄，长年在运输线上赶骆驼。石骆驼出发前，把一块
红绸巾交给组织，找媳妇的事，组织看谁合适就是谁，把红巾交给她就行了。举行
集体婚礼的晚上，石骆驼还在路上跑运输，小沂蒙拿到了红绸巾，她不知道她的新
郎是什么样子的。姑娘们和她一起憧憬幸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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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想到石骆驼这么老。小沂蒙陷入了深深的苦闷：还听不听领导的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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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沂蒙的苦闷，属于那种把人心撕裂的真正的戏剧性冲突。这个冲突比上一个
戏剧冲突更清晰地属于永恒的道德难题，表现了人类的道德困境。《补天》同样拒
绝接受这个道德困境中的悲剧性。站在集体英雄主义的立场，必须让小沂蒙接受石
骆驼这样一个丈夫，同时又不能够在此事中表露集体主义对个人权益的侵犯，这就
要求小沂蒙真正爱上石骆驼。怎样做到这一点呢？编剧再一次借用了意外事件，再
一次借用了大自然盲目而偶然的力量。 
  
就在小沂蒙的心灵被痛苦地撕裂称两半的时候，边疆发生了匪徒的叛乱，战争
降临了。 
  
小沂蒙在维护电话线的时候掉队。沙漠上刮起了沙尘暴，在这关键的时刻，她
遇到了自己新婚的丈夫石骆驼。 
  
石骆驼背起了这个不愿嫁他的新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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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暴肆虐。石骆驼和小沂蒙都已被摔伤。他们生还无望。但是产生了爱情。 
  
狂沙掩埋了这一对夫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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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实生活中没有他们爱情的位置，他们的爱情在天国永恒。 
  
 
